
他是因为和她结了婚，户口
才从鹤顶迁到了北京，变成了一

个有北京身份证的人。在他们家
的户口簿上，崔晓萱是户主，写在
户口簿的最前面；第二页是点点
的；杨杰最后进京，第三页才是他
的。所以，哪天杨杰惹点点不高兴
了，崔晓萱就跟女儿说，闺女，你
爸要再惹咱娘儿俩生气，我们就
把户口簿的最后一页撕掉，好不

好？点点说，好。当然这是玩笑，不
过玩笑说出的是真相。

杨杰不想跟她顶，地方不合
适。他只点点头，表示完全正确。
“还有，”崔晓萱得理不饶人

的劲儿又上来了，“当年可是你脱
了鞋子追我的！”

杨杰难堪地摆摆手。此情况
完全属实，他在北戴河的沙滩上，
脱了鞋子追崔晓萱，就为了得到
她一句准话，同不同意做他女朋
友。他摆手不是赖账，而是不想让
姑妈和姑父听见。活大半辈子了，
什么情啊爱啊，听见了老两口会
脸红。老两口本来站在柜台外面，

现在退回到柜台里了，还装出专
注清点货物的样子。

“好了好了，”杨杰说，“崔老
师，我全认。我就奇怪了，你下了飞
机不回鹤顶，跑花街来干什么？”
“不是听说你要来嘛。”
“闺女在呢，说正经的。”
“看房子。”
“看啥房子？”
“大和堂啊。”崔晓萱说，“我

去看了，位置不错。风光带要是搞
大了，大和堂装修一下，卖水晶产
品稳赚。”

杨杰头皮开始发紧。“我不是
告诉你，平阳家的房子我不要了
吗？”
“告诉了啊，你说长安想要。”

崔晓萱说，“我给易长安打电话

了，我说对不起，房子我们还是打
算留下来。”
“你怎么能这么说！长安怎么

说？”
“我这么说怎么了？这房子我

想要了，犯法吗？他没怎么说。告
诉完他我们想留着，我就把电话挂

了，他都没来得及哼一声。”
杨杰在背光的地方痛苦地笑

了。正确的行程应该是这样：崔晓
萱和点点在南京下了飞机，杨泽或
者杨泽派去的人已经等在禄口机
场的出口，帮她们把行李箱拎上
车，开车的如果不是杨泽，一定也
是最可靠的司机，三个半小时后，

她们到达鹤顶。必须要最好的司
机。此刻她们早应该吃过了父亲
做的淮海风味的晚饭，大煮干丝一
定会出现在饭桌上，点点最爱吃这
道菜。但事实上是，她们在花街，
崔晓萱站在姑妈家的杂货铺门口
给自己打电话。弟弟及时地发来
短信：哥，嫂子要先去花街，只好

从命。不知葫芦里要卖啥药。

杨杰回：明白。
其实他没那么明白，但说一

点不明白也不对，这事肯定跟福小
有关。鉴于老婆对福小的敌意，杨
杰决定回避，别在花街上给自己找

不痛快。他不记得是否跟崔晓萱
说过，开车回淮海会捎带上福小，
但他的确是先征求了她们娘儿俩
意见，确认她们要飞才带上福小
的。问题是，崔晓萱怎么知道车上
还坐着另外一对娘儿俩？

从南边来了一群人，秦家四
口和贾凡。天送只要妈妈抱。景侉

子和秦素文哪知道中间的弯弯绕
绕，上来就感谢。感谢杨杰，感谢
崔晓萱，感谢点点，连老歪两口子
都感谢上了。福小向崔晓萱和点
点问好，向老歪夫妻俩问好；让天
送也向他们问好，天送只用鼻子
哼了哼。崔晓萱连哼都没哼。她行
事素来果决，看不上的人正眼不

瞧一下；若是你不幸喜欢她，她会
真诚地告诉你：你喜欢我哪一点，
我改还不行吗？问题是，她并非看
不上福小，而是憋了一肚子邪火。
抢先收养了天送，这一条崔晓萱
肯定一辈子都过不去。杨杰对福
小莫名其妙的心疼和照顾，崔晓

萱没敌意也不可能；她拿不出他
们暧昧的证据，但她以女人的直
觉担保，他们的关系三两句话绝
对说不清楚。搞不清对方是敌是
友的时候，崔晓萱习惯的做法是，
先视其为假想敌。她不能让福小
好看。

可是，在花街此刻颇具朦胧

美感的古老街道上，福小还真的
挺好看。（后来崔晓萱又否认了花

街之美，哪有什么美感，她说，整
条街就是个没封盖的棺材。）福小
抱着孩子站在那里，脸上挂着糖
果店售货员一般训练有素的微笑
（在福小漫长曲折的求职生涯中，
的确卖过糖果，不过不在糖果店，
而在河南一家商场的糖果柜台

上。商场的老总要求所有售货员
面对顾客都要微笑，如同见到亲
人），香甜，宁和，笃定，有种沧桑
阅尽之美。这种美跟容貌和服饰
无关，它从内心里抽象出来，然后

弥漫在五官和眉眼里，举手投足，
动作的节奏和幅度都忠实地传达
出此种美的气象。崔晓萱对此当
然不陌生，她就是干这个的。即使
抱着孩子，一脸长途跋涉的风尘和
疲惫，福小让花街的夜晚亮起来的
美，她看得一清二楚，比在北京时
看得更清楚。要命的是，福小的美

是亚光的，底子厚实，仿佛有深远
的来路。崔晓萱又不高兴了。
“杨杰，”她走到老公身边，家

常地挎住了老公的胳膊，声音像妻
子一样温柔甜蜜，“我都想好了，
咱们装修大和堂时，要请老邱，他
可是清华美院搞设计的最牛的教
授。”

杨杰没吭声。
“这事交给你了，他是你朋

友。”
“哪个老邱？”
“就清华大学的那个呀。特爱

吃芥末鸭掌的那个。”
杨杰有很多爱吃芥末鸭掌的

朋友，但这些朋友里没有一个姓邱
的。“回头再说。”
“别回头呀，待会儿就给他电

话。”
杨杰对着老歪的杂货铺咧了

咧嘴，连个自嘲的笑都挤不出来。
大姑妈站在店门口开始招呼：“晓
萱，帮姑妈看看这黄鹤楼烟的商标

真的假的。这年头人都争着抽贵
的，就跟真有了钱似的。烧的。”崔
晓萱只好过去。杨杰没使任何眼
色，但姑妈会了意。这也是杨杰多
年来一有空就往花街跑的原因之
一，姑妈比母亲更了解他。小时候
姑妈对他说，你翘翘尾巴我就知道
你要拉什么屎。粗话就是实在。

感谢完了，寒暄结束，秦家的

人回去了。贾凡捏着车钥匙问：
“杨哥，怎么说？”

杨杰摸了一支烟叼在嘴上。
“你说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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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好，全打了水漂，外带一窝鸡娃也殒了命。
老天爷弄啥都是有下数的，滚坡水咋就偏偏把他家
猪圈鸡笼连窝端了？那都是报应。本来温如风把十
七头猪崽和老母猪烫出来，做了些腊肉和灌肠，剩
下的想跟村里人分了呢，毕竟不是发瘟症死的。谁
知一村人竟然没几个好货，有的还烂嘴说，花如屏
哭老母猪和猪崽，就跟被谁压住了叫床一样，整得
可受活了。气得他把吃不完的猪下水全埋了，吃他

妈的瘪哩，不如喂狗、肥田去！他倒是给安家送了一
个整猪崽，毛刮得净净的，还外带了一块老母猪肋
条肉。安北斗不要，他爹让收下了。事后他爹说：“存
罐把人活背了，这肉得吃。将来让你娘拿东西再填
情。人情礼往的，没人接他的茬，这人就活不成了。”

那天安北斗急急忙忙朝回赶，本来是想先给家
里苫苫房顶的，他娘早喊叫灶屋和堂屋都漏，可温
如风一屁股赖在后座上，加上风大，就有些骑不动。

让温骑，他说腿让何黑脸踹坏了，吃不上力，他就把
赖皮货蹬回来了。没想到，老鳖滩淹成那样，他又不
得不帮着扒口子放水。等回到家，屋里已漏成水塘
了，爹和娘都在朝房外舀水。

自这件事后，温如风倒是安宁了一阵。一来花
如屏对那头老母猪和猪崽耿耿于怀，动不动就一把
鼻涕一把泪地哭起来；二来收秋在即，温如风是不

会让地里庄稼白白被糟蹋的。平常就数他地里扎的
草人多，还都披着蓑衣，扬着鞭子，也的确能吓唬野
兽和雀鸟。从大的形势上分析，这货近期是绝对不
会出远门的。安北斗就回镇上等候其他安排，也想
就此彻底摆脱温的牵绊。

镇上最近事也特别多。尤其是那场突如其来的
狂风暴雨，不仅造成了几十户受灾面，而且把“点亮
工程”也搞得七零八落，甚至形成了不少“黑洞”。好

在全镇都没死人。因此，除派几个人在底下处理灾
情外，其余干部，一律又去“点亮”了。南归雁要求，
必须在半个月内重见光明。

安北斗尽管始终对这项工程有看法，但分了
工，还是带人上山了。照说太阳能灯安装好后，除害
怕偷盗与人为破坏外，一般刮风下雨是不受影响
的。每个灯板底下都用水泥基座固定着一根钢管，
努力找大树遮不住的地方露出头来。太阳能板是光

控的，天一黑就亮，天一亮就灭。平常也能储存些能

量，以备阴雨时之用。灯具的寿命一般在两年左右。
可满山形成如此多的“黑洞”，一是安装时追求速
度，导致一些钢管已东倒西歪；二是有些太阳能板
自身质量不过关，已提前寿终正寝；三是狂风把好
多树的枝干吹劈叉后，将灯柱砸倒、把灯板彻底覆
盖了；还有一些地方垮了“鳖子”。安北斗带人一面
山一面山地检查，有些不得不在晚上干，只有晚上
才知道哪里“缺牙”。他一边检查一边在抱怨南归

雁，彻底把北斗镇观天象的有利地势毁了。看着那
些东倒西歪的钢管，他也恨不得再给几锤，彻底砸
个稀烂。可他是带队来重新“点亮”的干部，就不得
不把钢管再扶起来，用水泥灌注稳当，还得把太阳
能板擦亮了，让它去对抗黑夜，遮蔽星月。

这狗日的活儿！
整整忙了半个月，七座山才完全恢复“点亮”。

游客又陆陆续续来了。南归雁很是满意，就再次给
他放假，让中秋节到县上跟一家人好好团圆去。

他实在有点不想去，也很是有些害怕节日了。
可最终还是硬着头皮去了。

那天晚上，月亮有些像舞台上唱戏的道具一
样，挂在县城这个大瓮口的边缘上，圆得有点失真。
瓮底城的河边，三三两两有谈情说爱的。县剧团这
一晚也恰巧在演《天仙配》。他跟杨艳梅天撒黑时就

到河边的两个石头上坐下了。
月亮升起来有点早，北斗镇已经没有如此皎洁

的月色了，他看得有些喜悦，就咔咔嚓嚓拍了几张。
杨艳梅很是不屑地把脸扭向一边了。那眼神、表情，
他都能感到有点刺骨，但季节并没有到寒风侵袭的
时刻。他还穿着 T恤，那砭骨的蔑视甚至让他顿时
有点满头大汗。

他是中午进城的。前天就发信息，问她中秋节

是带着孩子回一趟北斗村，看看爷爷奶奶，还是他
来县城。过了许久，她回了三个字：我上班。这冷冰
冰的三个字，让他没有了进县城的勇气。可爹娘非
让他去团圆不可，说家里咋都行。他娘甚至把见孙
女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光各种动物造型的花馍就蒸
了半口袋，是硬把他推出门的。杨艳梅的态度，又让
他窝蜷在镇上不想动身。最后是南归雁下了命令：

“你要重视家庭呢，中秋节必须去跟杨艳梅团聚。需
要几天我都准假。”在说这番话时，似乎里面还套着
什么话。他犟了一下，南归雁更为强制地说：“必须
去，别跟我犟！”家里爹娘不让回，单位一把手又强
令，他就只好来了。

仍然像上次那样，她并没有上班。听同事说，这
几天她可能都不会来。在离开时，他感到背后有叽
叽咕咕的议论声。回头一看，那几个护士又挤眉弄

眼地散开了，他就感到有点怪异。
（未完待续）

茵刘醒龙 （连载 21）

就在这时，郑雄再次收到余
秘书的短信。短信中写的两句话，
是通过与郑雄的接触后，“老省
长”说的原话。
“破窑出好瓦，黄土埋贵人！”
余秘书在短信里还表达了显

然是“老省长”的意见，青铜重器
学会正式升格之前，必须将曾本
之搞定，千万不能让曾本之有异
议。

在同一时间里，两位重量级
人物不约而同地提及，成立青铜
重器学会要过曾本之这道难关，

这让郑雄的心不能不沉重起来。
关书记察觉之后，马上转移

话题，他刚刚听说，隔壁作家协会
的一个作家，在长江与汉水交汇
处的龙王庙游泳时淹死了。郑雄
没好气地回应，说这事是去年发
生的，因为这所大院里年年都有
非正常死亡的人，当时这一栋楼

上的三个单位———文化厅、文联和
作家协会闹得沸沸扬扬，都说要
在门口放两只石狮子镇邪。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像是

为了提振郑雄的士气，关书记将
声调提高了八度，“天下叫龙王庙
的地方很多，凡是叫龙王庙的地
方，没有不神奇，也没有不出怪事

的！长江与汉水交汇的地方为什
么也叫龙王庙？昨天，有个猪脑子
的人在报纸上有篇文章说，龙王
庙的老龙王是在江堤背后的汉正

街上做生意的那些人的保护神。
读着读着，我就想起去年淹死的
那个作家，想不到只隔一夜就听
到关于他的怪事了。”

去年夏天，郑雄就听人说，关

书记说的此人约了一批泳友去龙
王庙一带游泳。这伙人个个都是
专找激流险滩冲浪的好手，别人
都没事，此人下水后就没见起来。
按规矩习俗，上游沿江几十里淹
死的人，首先到天心洲一带回水
的地方捞尸，这里捞不着，就得去

几十里之外的阳逻。阳逻捞不着
的，就永远捞不着了。死者家里明
里雇人捞，作家协会则暗里雇工
捞，捞了三天，在天心洲捞起两具
女尸，在阳逻捞起两只死猪。当
时，作家协会作了决定，适时登报

宣告人口失踪，三年之后再认定
死亡。

关书记又笑郑雄只知开头，
不知结尾：“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这种老习俗，单位不讲究，作家的
家人却不肯放弃。私下里托人找
到归元寺方丈，老和尚掐指一算，
一口断定人还没走，还在龙王庙

一带。按照老和尚的指点，天黑时
分，家人拿上作家最喜欢的六十元
钱一盒的黑黄鹤楼香烟，还有一年
到头当茶喝的四元钱一瓶的金龙
泉啤酒，在龙王庙江边摆着，大声
喊他起来抽烟喝酒。喊了一阵，水
面上除了江鸥圆舞、浪花飞溅，没
有其他动静。家人又按老和尚说

的，在江边摆上一桌麻将，东南北
三方坐着一向与作家玩麻将的三
个朋友，一齐冲着江水大喊：三缺
一哟！话音刚落，江面上白浪一
翻，一具白花花的男尸浮出水面不
说，还随波逐流自动往岸边飘来。
待捞起来一看，正是失踪三天的那

位作家。那地方为什么叫龙王庙，
我这一说谁都会明白。”

郑雄终于从先前的沉重中回
过神来，将信将疑地说：“有这么

神奇吗？是那些还没淹死的作家
编出来的通俗故事吧？”

关书记说：“我也不信，早上

一到办公室，就打电话问作家协
会的书记，人家回答说百分之百
真实，还说警察都到现场看过，法
医鉴定什么的都在公安局存档
了。”

郑雄想了想说：“说百分之百

就假了，起码淹死的人不是作家，
而是作家协会的杂志编辑。”

关书记说：“作家协会的人怎
么不是作家？”

郑雄轻描淡写地回答：“你以
为作家协会几十号人全是作家，
够得上称作家的连零头都不够！
就像我们文化厅，近两百号人，真

正的文化人也只是个零头。”
郑雄知道关书记的脸色不会

太好看，因为关书记调到文化厅
之前，一直在省政府机关事务管
理局上班，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让
人办黑板报与文化沾点边。

柒

从郑雄出门上省委组织部
起，曾本之就在书房里独自呆坐。

安静进去问他是不是有心
事。一连两次，曾本之都说自己只

是在参悟，没有任何其他事情。安
静就专心招呼楚楚去了。客厅里
的座钟报时八点钟时，曾本之似
是突然兴起，拿出抽屉里两只刻
有甲骨文的龟甲片开始卜卦。一
连两次，卦象都是一样。按规矩，
本不需要第三次了，曾本之还是
再试了一次，结果与前两次一模

一样。

曾本之说：“有客人要来！”
曾本之站在书房门口宣布

时，安静还以为有人来过电话。
曾小安盯着曾本之手里拿着

的龟甲片，既是提醒安静，也是反
问曾本之。

曾小安说：“老爸，你会卜卦
了？”

曾本之说：“研究甲骨文的人
没有不会卜卦的。年轻时不太相
信，人老了，能力下降，才想试试
这些方法，看看能否弥补自己的某
些不足。”

曾小安说：“就这奇丑无比的
两片龟甲，能让你未卜先知？”

曾本之说：“凡事信则有，不
信则无。”

曾小安说：“你觉得有客人
来，就信了这卦？那可太好了，我
相信自己明天去买彩票会中大奖。
老爸，你替我问问这两片龟甲，看

看是不是真的！”
曾本之说：“殷商时期的人卜

卦，只占吉凶，不问钱财。”
曾小安说话的样子不像是撒

娇，说的话却很调皮。
曾小安说：“那就换一个，求

你问问这两片龟甲，你女婿明天出
门会不会遇上车祸？”

因为生气，占了些时间，曾本
之还没来得及回答，安静在一旁责
备曾小安。

安静说：“哪有这种做妻子

的，莫名其妙地想着丈夫会出车
祸！”

曾小安说：“我晓得天下的丈
母娘都会心疼自己挑选的好女婿。
我又没有说别的，只是想预测一

下，是不是有大货车追他的车尾，
或者是被侧翻的水泥搅拌车压着
了车顶！车祸的事算我没说，让老
爸预测人家明天能不能坐上外形
像装甲车的越野车总行吧？”

曾小安这么说是有缘由的。
（未完待续）


